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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def`g45674e

fChijk8 lefCh

mnoKpqorst8Su

RvwxKyz8{e`|}

~ 56767*67*89:;$(123K

"`abc>��

我总是在怀念着一位老
人。她不是我的亲人，但生

前与我有段缘分。
老人姓吴，她和我母亲

是在晨练时认识的。我们叫
她吴妈。老人们退休了，常
有时间呆在一起，有自己的

生活圈子，自己的世界。母
亲告诉我，吴妈和她的老伴
都是极好的人，脾气好，会
干家务活……后来，吴妈老
两口帮了我的大忙，我和他
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密
不可分。

儿子要上学了，午饭和
接送成了难题。那些天来，
我苦思冥想也没寻出个法
儿。母亲闲聊时把这些告诉
了吴妈，吴妈说她也来想想
办法。

过了两天，吴妈说和老

伴已商量好了，由他们来干
这些“活儿”，这使我们感
到有些意外。吴妈的年纪也
大了，更主要的，她毕竟不

是自家人，怎么说也有点不
妥，可一时确实没有更好的

法子。就这样，几天后，吴妈
便走马上任，当上了“临时
奶奶”。这以后不久发生的
两件事，给我印象特深。

那天，突然下起雨来，
我立即想到儿子，看看手
表，时间还来得及，便打的

朝学校赶去。远远的，我看
见学校门口有人打伞，提着
雨鞋。下了车子发现是吴
妈———她是到此来接孩子
的第一人。她看看天再瞧瞧
我便知道来意，先是嗔怪
我，继而邀我到她家一道吃

饭。我像做了亏心事一样难
堪，自己竟然这么不信任吴
妈，我的脸红了。

有一天下午，吴妈突然
打电话来，要我下班后到她
家去，我琢磨着准有事。到
她家后，看见儿子躺在她的

怀里，脸色绯红，吴妈托着
他的脑袋让他喝水。原来，
吴妈中午就发现孩子精神
萎靡，不想吃饭，再摸摸他
的脑门儿有些发烫，孩子病
了。她让老伴去学校替孩子
请假，自己则一直守着他。

回家后，我把这些都告诉了
爱人，她说若不是吴妈，孩
子今天准遭罪。晚饭后有人
叩门，打开门原来是吴妈老
两口，儿子“嗖”地跑过去
和吴妈紧紧相拥，两人还抱
着摇着，老太太泪水止不住

流出来。原来，孩子领走后
她却放心不下，怕我家没备
药就找了些送来。看到孩子
没啥事了又破涕为笑。临走

还千叮咛万嘱咐。就这样，
儿子在吴妈家“吃”了两年

多。开始我们执意要付些
钱，可吴妈立即拉下脸来，
我们转而送些实物，她则给
孩子买些“超值”的衣物，
直到学校办了食堂实行包
伙，儿子才结束在吴妈家搭
伙。因老人和孩子都念着对

方，我就常带着儿子到吴妈
家去。吴妈说，孩子每次来
她都有预感，于是就烧些他
爱吃的菜等着。饭后他们常
常打扑克下下象棋，谁输了
就得在脸上贴上白纸条。吴
妈特别爱听儿子讲学校里

的新鲜事，经常乐得大笑，
还用手绢不停地擦着眼泪。
外人都以为她就是孩子的
亲奶奶。

那天，突然听到吴妈得
病的消息，我们准备去医院
看她，母亲却打电话来哭着

告诉我吴妈已经走了。走了？
我抓着话筒怔住了。太突然
了！母亲说，吴妈得的是脑溢
血，从发病到逝世总共不到
6个小时。噩耗传来，我们全
家都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
孩子多次在梦中呼唤着吴奶

奶，醒来时已泪流满面。
不久，吴妈的老伴也去

了外地的女儿家，那个曾经
给我们温暖和快乐的家，已
是人去楼空。可这么多年
来，我们都已形成了习惯，
每每路过吴妈家的那幢楼，

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
向着那扇熟悉的窗子久久
望去，仿佛两位老人仍然生
活在那里。

你是我早逝的四叔，你的
名字叫“春”，父亲说在他几

个兄弟中，你是长得最俊的，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记忆中的
你，浓眉大眼，鼻梁挺拔。然而
上苍在对你的貌似偏爱中，却
赐你以先天性肺炎和些微智
障。因此，你一直未能婚娶。

儿时，我与你及奶奶生活

在一起。春天，你带着我在开
满野花的原野上奔跑，摘酸酸
甜甜的红草莓给我吃；秋天，
你爬到相思树上为我捉金龟
子，即使被抓得手心生疼也不
肯松手。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跟你

一起在小河边上割草。我站在
河岸看邻居家的几个孩子在
水里游泳。他们一会儿潜入水
底，在水中捉迷藏；一会儿浮
出水面，泼水打仗。我好羡慕
他们呀。我见他们向远处游
去，幼小的我带着好奇走入水

中，恍惚在梦境中一般。你发
觉我不在岸上，又见水中直冒
水泡，不会游泳的你费了许多
力气才将我从死神手中拉了
回来。由于救我时费力紧张，
喝了不少水，你一下子病倒
了。每天晚上，你在床上拉动

风箱般的哮喘声，让我有一种
莫名的惊恐。在外地工作的大

伯知道后寄了些钱回来给你
治疗，你却没上医院，只是到

村郎中那里抓了几帖中草药，
而用剩下的钱替我买了两件
新衣服和一只大书包。

那个年月里，我们每天的
主食就是红薯稀饭。你总想

让我吃得好一些，但也无能
为力。你唯一能做到的就是
白天在生产队劳作后，夜晚
又拖着病体拼命地搓草绳，
翌日天还没亮就拎着草绳跑

到 20多里外的集市上卖了
再买两只烧饼，然后一路小
跑赶到我上学的小学校里，
找到正在操场上玩耍的我，
把烧饼塞到我手里。吃着香
喷喷的烧饼，听着你沉重的
喘息声，我的鼻子一酸，泪水

顺着腮帮滚落，剩下的几口
便难以下咽了。

由于过度劳累，你的肺病
越来越重，消瘦得犹如水边的
芦秆。大伯从外地赶回，硬是

将你送进医院，然而此时医治
已晚，无情的病魔剥夺了你年
仅36岁的生命。

春，三十年后的又一个清
明，站在你墓前的我已届中
年。勿需立碑，在岁月无尽的
流转中，你自有名，且与每年
的第一季相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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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
日前报道：我国拥有独立自主

知识产权的 "抗乙肝转移因
子口服液"已研制成功。

"抗乙肝转移因子口服
液"是2005年国家火炬计划
重点项目，它是美国宇航太空
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和应用，
是 SF-DA批准国内独家生

产的高科技治乙肝生物新药。
从此，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
第二个拥有口服生物疫苗治
乙肝新药独立知识产权的国
家。

据了解，"抗乙肝转移因
子口服液 "具有激发 T细胞

转变成对肝病病毒有超强杀
伤性的免疫细胞的功效，对具

有强复制功能、强抗药、强隐
藏性的变异病毒产生作用，杀
灭变异病毒细胞，激发人体免
疫系统产生更多抗体从而达
到治疗肝病的目的。

生物药学博士但汉雄及
科研人员经多年研究发现，"过

继免疫原理 "是把乙肝疫苗
注射到哺乳动物身上，之后提
取一种免疫活性物质 "抗乙
肝转移因子 "，此物质可使人
体内 T细胞转变成对乙肝病
毒有超强，杀伤性免疫细胞，
清除乙肝病毒，这就是医学上

的"免疫清除"。
"抗乙肝转移因子口服液

"含"生物免疫活性物质"，能
激发抗乙肝特异 T细胞免疫
信息，清除乙肝病毒，不损伤
正常细胞，激发人体免疫系统
产生抗体，安全高效，是国家
鼎力推广的治乙肝药品。

据介绍，"抗乙肝转移因

子口服液 "说明书上的内容
是由国家药监局批准用于肝
病治疗的，药品说明书上的药
理和适应症需经过严格的临
床验证。
咨 询 电 话 ：025-83693997
（市内免费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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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大弟光建离开
我们已经五个年头了。大

弟的一切，俨然就在眼前。
小时候，家里穷，一家

老小缺吃少穿，破衣烂衫是
常事，但只有光建一人有过
赤脚上学的悲惨经历。1964
年他小学毕业，考上了商业
职业学校，每天十几里路徒
步往返两趟。有一段时间鞋

子破得实在挂不住脚了，但
他知道眼下家里正没钱，无

法给他买新鞋；母亲没有时
间没有布料，也不可能动手
为他做鞋。他不吭声不抱
怨，那一天竟然就赤着脚上
学去了。走到学校就被老师
撵了回来。第二天，他不知
从哪里找了一双草鞋套在

脚上，继续上学去了。
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家

兄弟姐妹多，一个个饿得前
胸贴后背。为了填饱肚子，

小小年纪的他不用人吩咐
就经常跑到农民收获过的
田地、水塘里拾麦穗、刨山
芋、踩剩藕。有时连续几天
在烈日下拾麦穗，他的脊背
被晒得一层层蜕皮。而这些
主动为家庭成员“讨食”的

事，我这个当大哥的几乎都
没去干过。而光建都是利用
星期天、暑假，不声不响地

就去了。
他心地善良，对人慷

慨。我们各自成家后，他一
旦看到兄弟姐妹遇有难事

马上就会出手相助。那年，
大妹在单位购房，他倾其所

有出借三万元，以致耽误了
自己购买房改房。大阳沟老
屋拆迁，他出让 10平米面
积给小妹，使户口在家的小
妹分到一个单室套，从而有
了栖身之所。

然而，命运对光建却

是极不公平的。小小年纪
参加工作到苏南煤田挖
煤，得了严重的胃溃疡。
煤矿解散，分到商场当营
业员，过了几年忙碌而稍
稍舒心的日子。2001年可
怕的病魔悄然潜入了他

的身体———肺癌晚期。接
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天天
往医院跑，全天候地守在
他身旁。我们多么渴望奇
迹能在他的身上出现。但
一切都已回天无力，病魔
还是无情地夺去了他的

生命。
我时常会想起这个最好

的弟弟，然而也只能在梦中
与他相会了。

那天在阁楼上翻找衣服
时，竟从一个箱底找到了一大
叠布鞋，数一数，足足有十五

双———这都是以前母亲替我
一针一线纳起来的。母亲去
世已经五年了，虽然我时时
想念着她，却不知道她给我
留下了这么多双温暖而又干
爽的布鞋。

母亲学做布鞋是从我患
了严重的霉脚开始的，她听人
说治疗霉脚最好的方法是穿
布鞋，于是，已经年过半百的
母亲就拜邻居一位八十多岁
的老婆婆为师，跟她学做布
鞋。母亲学的时候笨手笨脚
的，加上眼睛
有点老花，那
动作常常让
我觉得好
笑。母亲
也 暗 笑 自
己的笨，却依然
坚持一针一线地纳
鞋底，一层一层地
糊鞋面，做得细致
又认真。第一双布鞋
终于做好了，母亲看

着我穿上布鞋在家里走来走
去，特别开心，一个劲地问：

“怎么样，不错吧？”说实话，
不是特别舒适，但我故意装出
很惬意的样子。奇怪的是，我
久治不愈的霉脚在穿坏了母
亲做的几双布鞋后竟慢慢地
好了。

母亲身体越来越差，做布

鞋日见吃力，为了不让她太
操劳，就经常劝她少做最好
不做布鞋，我甚至谎称自己
不喜欢穿布鞋。那时的我是
多么不懂母亲的心，她听了
我说的话，显得很沉默。但即
使如此，她依然没有放弃做

布鞋。
也许对于母亲来说，最希
望的就是我穿着带有她
体温的布鞋，走好
人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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